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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 美 国 妇 女 在 乘 坐 我 国
民航客 机 时 ，不 慎 将 一 块 手
表掉 入 马 桶 。民航 先 进 乘 务
组——杨 彩 英 组 的 姐 妹 们 ，不
怕脏 臭 ，为 她 从 粪 便 中 捞 出 手
表，受 到 了 外 宾 的 赞 扬 。

他们 这 种 服 务 态 度 并 非 偶
然有 之 ，而 是 在 长 期 的 “作 风 训
练”中 砥 砺 而 成 。杨 彩 英 机 组
不仅 对 外 宾 服 务 周 到 ，而 且 对
国内 旅 客 也 是 满 腔 热 情 。源 深
则水 自 清 ，本 固 则 叶 自 茂 。在
我们 的 服 务 行 业 中 ，国 内 对 象

总占 绝 大 多 数 ，为 他 们 的 服 务 是 大 量 的 。
只有 平 时 在 这 种 “大 量 的 ”服 务 中 培 养 出
一种 好 的 作 风 ，才 能 在 为 外 国 客 人 的 服 务
中自 然 而 然 的 表现 出 来 。不 然 的 话 ，对 中
国人 是 一 副 面 孔 ，对 外 国 人 又 是 另 一 副 面
孔，即 使 你 变 化 得 非 常 灵 活 ，也 免 不 了 生
硬造 作 之 感 。正 象 骂 惯 了 人 的 孩 子 ，有 时
在自 己 父 母跟 前 ，也 会脱口 说 出 “他 妈
的”之 类 字 眼 。更 重 要 的 ，这 两 副 面 孔
不但 不 会 为 国 家 赢 得 荣 誉 ，还 会 失 去 国
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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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力科送来一份急件，需
要孙厂长批示。我刚要起身送
给厂长，电话铃响 了 ，我拿起
一听，正是厂长 。

“路秘书吗 ？我 是 孙 宽
时，请你来我这里一会儿。”

我带 着报告来到隔 壁的办
公室 。

“厂长，您有什么 事让我
办吗？”我 轻声问 。

孙厂长没有吭声，也许 根
本就没有听见 。他正聚精会神
地看一张报纸。只见他紧 皱眉
头，显 出 在 思 考 问 题时才有 的
神态 。

我把报告 放在 他 的办 公 桌 上 。
一秒、二秒、三秒……

“ 嗯啊！”我略微提高 声 音 问 ：
“ 孙厂长，您 叫 我……？”

“ 哦？路秘 书……”孙 厂 长 抬 起
头，微微笑了。“你把我 们办 公室 的那
副象棋找 出来。”

“ 厂长要下棋？”我迷 惑 不 解 地
问。

“ 不不……”他抖抖手 中 的 报纸 ：
“你看 ，昨 天晚报上摆了 个象棋残局 ，

我试 着走走”。
我只好从柜子 中

翻出 象棋递 给他 ，转
身要走，厂 长却把我
拦住了 。

“ 喂 ，别 走嘛 ，
路秘书 ，我 们一起研
究研究”。

“ 这 ……孙 厂
长，我还 要 抄一 个材

料……”
“ 下午抄也不 晚嘛，来

来来……”他拉过一把椅子
放在办公桌对面，又亲 自 把
棋盘展开，棋子倒出来，仔
细认真 地照着晚 报 上 “残
局”的样子 摆了 出来 。

“ 嗯……就是这样，红
的五个卒子 ‘兵临城下’，
而黑 的双 马盘槽 外 带 一 个
炮，……都 很 危 险 啊！”孙
厂长用 手理了 理头发 ，盯 着
棋盘 ，左手指有节奏地敲 着
桌子 。

无奈，我只得安下心来
看了 一 会，“厂 长，这不 明 摆 着的 ：
黑的 提炮连将 ，红 方不 就 完了？”

“ 哪能这 么 简 单！”孙厂 长挥动
棋子，“现在是红的先 走 ！我 的 同
志，你怎 么 心不 在 焉……”

孙厂 长埋下 头 ，陷入 了 深 思 之
中。我的眼光又 落在了那份报告上 ，
便提 醒道：“孙厂 长 ，这 是 动力 科一
份要急办的 报告 ，需要 您批示。”

孙厂 长正捏着 红卒子 举棋不 定 ，听
到这话后 ，皱着 眉 头 看 了 看 我 ，把红卒
子又放回 原处 ，沮丧地伸 了 伸腰 ，揉了
揉眼眶，站起 身 泡 了 杯 茶后 ，才 慢条 斯
理地说：“好，先 放下吧。”

我把报告 挨 着棋盘放下 ，正要 动 手
收拾棋子 ，却被孙厂 长拦住了：“嗳 ，路
秘书 ，我还 没 想 出来 ，你怎 么 要 收 呢 ，
真是乱弹琴 ！”说 着 ，他把报告 推到 了
办公桌 的 最 边角，支着腮帮 若有所 思 地
盯着棋盘……终 于 ，他举 起右 手，中 指
按着一 个 红 卒子 用 力 向 前拱 了 一 步 ，并

且嘴角 微微一 牵 动 。
然而，这笑纹只 是几
秒钟 的 闪动 ，就 凝成
了更深更深的唉叹 。
他摇了 摇头 ，十分懊
悔地把红 卒子 又撤了
回来……

我无可奈何地退
了出来 。

转眼，下班 的 时

间到 了 。动力科的同 志踩 着 铃声来 到我的
办公室：“路 秘 书 ，我 们 的 报告 厂长 批了
吗？”

“ 可能 批 过 了 吧。”我 让 他 等 一 会 ，
自己 便推开 了 孙厂 长办 公室 的 门 。

天呐 ，我愣 了 。亲爱 的 读者，您 能 想
到吗 ？我 们 的厂长 现在还在 钻研残局 呢 ！

满屋烟 雾缭绕 ，烟 灰 缸 已经 满 了 。那
杯茶 也 已 经凉了 。动 力 科那 份 标有 “急”
字的 报告 静静地 躺 在办公 桌 的 最 边 角 。

“ 孙厂长 ，动力科还 等 着 您的批示呢！”
孙厂长浑 身一震，象被人从梦 中 惊醒

一样 。可他并 没说什么 ，只是抬 腕 看 了 看
表，抓起茶杯一饮而尽，然后 “刷刷”翻
了几页报告 ，责备地 看 了 我一眼，“急什
么？让他 们下午来拿！”

说完，他起身 怏怏不 快地 穿 制 服 。
我慢 腾腾地替 他收拾棋子 。突然 ，孙厂长
大叫一声，箭 步跨到 我的面 前 ，兴 奋 地
嚷：“路秘书 ，快重摆 上 ，快 ！我想起来
了！想起来了 ：兵八平 七 ，将！兵 六 进
一，将！对！对！！！哈 哈 哈……”

呵，飞 翔 的 夜 莺

——给 一 位 年 轻 的 清 洁 女 工
黎萩

当低垂 的 暮 云 被 灿 烂 的 华 灯 溶 尽 ，
温馨 的 夜 哟 ，便 在 城 市 悄 然 降 临 ；
喧闹 的 白 昼 在 大 路 留 下 多 少 脏 乱 的 残 屑 ，
连夜 空 的 星 星 见 了 也 不 愿 睁 大 晶 亮 的 眼 睛 。

这时 ，你 轻 轻 地 从城 市 的 梦 中 飞 出 ，
宛若 一 只 衔 着 神 圣 使 命 的 夜 莺 ；
你不 停 地挥 动 着 自 己 的 青 春双臂 ，
多象 一 对 执 着 的 翅 翼 留 下 飞 翔 的 乐 音 ……

当你 小 憩 时 抬 头 遥 望 远 处 的 巍巍 钟 楼 ，
夜空 的 皎 月 便 向 你 馈 赠 一 片 柔 情 的 月 影 ；
当深 情 的 夜 风 吹 落 你颗颗汗 的 银 珠 ，
身后 洁 净 的 长 街 却 留 下 你 生 命 的憧憬……

每当 你 带 着 舒 心 的微笑悄 寂 地 飞 去 ，
呵，黎 明 的 脚 步 总 是 循 着 你 的 倩 影 ；
每当 绚 丽 的 朝 霞 带 着 燃 烧 的 渴 望 升 起 ，
那冉 冉 的 红 日 呵，是 你 献 给 祖 国 的 丹 心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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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游

翠华 飞 瀑
周矢

翠华一山可 入 记
者颇 多 。山 路 已 漫 漫 ，
崖壁复峭 峭；天 池于 绝
顶，游鱼可数；冰风连
二洞 ，行 止 皆 叹；湖 光

山色 ，前 人 记 述 多了 。但 于 我 ，印象
最深的 却是那一帘 瀑 布 。
入山 ，人未 至而声 已至，人 说 是
翠华 仙姑在促织 。转过 山 角 ，果见 半
天里悬下一卷素 帛 来 ：其声淙淙，其
势威威 ，先 自 夺了 人 ，走近 了 ，便 见
轻风暗起 ，水粉儿漫 天舞起来 ，裤脚
上顿时 滚上一层亮 点 ，细 珍 珠 儿 似
的，闪着五色的 光，以 为是彩虹落我
一身 了 。女儿觉得有趣，用 手去拂 ，
珠儿失了 一片 ，手儿湿了 一片，唯 独
裤角 却不 曾湿 。这瀑 布，分 明是 一架
分子加速器了 。欲停 ，却冷 ，不能 立
足，遂再 行 。

爬遍全 山 ，游兴 犹未 尽 ，便索 性
弃了 那早归的班 车 ，动了 夜 窥 翠华 的
心。天近暮了 ，遍 山 起 了 风，唿啸 卷
着砂砾一起往耳朵里钻，我 们只得 斜
了身 子 ，从风的 间 隙 里挤 过去 。好容
易挤到山 脚，风忽 地住了 ，满 天便 蒙

了一 网 烟 ，是一 山的灰
沙全 凝结 在半空 里 了 。

凝神 细 看 那 瀑 布 ：
两页 白 夹了 一 团 黑 ，实

实是一只 半跪 的 猫 ，正专心 戏 耍一
团白 色的 线，因 为 久了 ，周身 便缠
满一丝丝 白 了 。

天终 于墨尽 了 ，那 一涂 黑中的
白，益发高 了 ，陡 了；溅 出 的 水
沫，窜 起丈 余来 ，轰 轰 淙淙，连 足
下的 山 ，身边 的崖 ，也 全 都 抖擞起
来。女儿心怯 ，拾起一片石 ，投进
去，却无一丝 回音，吞没 了 似的 ，
便抖着声念：“飞 流直下三千尺 ，
疑是银 河落九二天。”却偎紧 了 我 ，
是怕 了 。

平明 ，复登 山 ，临 其脊 ，这 才
吃了一惊 。所 谓瀑布，不 过 人 工 水
库的 出 口 而 已 ，便觉昨 日 是做 了 一
个梦 。默默下山 ，想起已经被 一些
人否定了 的 “人定胜天”这句 话 ，
不觉哑然 。自 然则美 ，话是对的 ，
但人既 已挽了 澜 ，这美 是 人 工 的
了？市 上几多 园 林 、名 胜 ，寺 庙 、
古塔 ，巧则 巧矣 ，何 似这一帘 瀑布
感人之深？倘 无 人 间 于 自 然 之 间 ，
自然 为谁用 ？自 然 又有 几 多 意义 ？
人虽 不可定 胜天 ，但人是可以胜天
的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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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评

于冷 峻中寓 深 情
——小议 电 视剧 《穿军 装 的 父 亲 》

茹文 哲
严肃 的 表情，嘴边并 没有一丝

儿笑 容 ，严 格的 要 求，超 出 了 一般
人所预 料的 结果；严厉 的 批评 ，咋
一看 去 ，似 乎 到 了 令人 吃 惊 的 程

度。这就是陕西 电视 台新摄制 的 电 视剧 《穿 军装
的父亲 》给人最初的 印 象 。然而 ，几经 回 味 ，却感
到这正是该剧 的不 凡 之处——于 冷峻中 寓 深情 。

严师长的 “冷”，正是 革 命 军 人 的 崇 高 品
质，是对党对人 民的 无限忠 诚。这就恰恰表明严
师长性 格的 另 一侧 面 ，即 对党 和 人 民怀有一颗火
热的心 。

当秦 参谋之子患 病 难 医时 ，师长令 妻 前往 医
院护理；当 秦参谋心急如焚时 ，师 长 已先 他一步
在病室 。倘 若不 是师 长火 速 归 队 ，那 七十名 遇险
战士 的生命 也可想而知 。这 些 ，通 过 编 导 匠心经
营和 电视 剧特有 的 表现手段 ，使 观众 感情 与 剧 情
起伏结为一体，从 而产生 了 强 烈的 艺 术 感 染力 。

小
幽
默

“ 女 中 英 杰 ”
某甲 领 导：蒋 筑英 真是 女 中 英

杰！

某乙领 导 ：她爱人 罗 健夫是个
外国 人……

摘自 《福 州 晚报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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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片 《锅 碗瓢盆 交 响 曲 》开 拍

根据工人作家 蒋子 龙的 中 篇小 说 《锅 碗
瓢盆 交 响 曲 》改 编 的同 名 电 影 ，最近 已 由 西
影青年导 演滕文骥改编完毕 ，并将 由 他 自 己
执导 。该片将于七月 初开拍 。

这个剧 本描 写 了 一 位头脑 清醒 ，敢作敢为 的 青 年经理
牛宏 ，在短短的时 间 里 改变一个落后 饭 店 的 过 程 和 他在 工
作中遇到 的种种压力 和打击 。从一个侧面，反 映 出 当 代青
年的精神风貌 。剧 中 主要人 物 牛宏由主演 过 《见 习 律师 》
的峨 眉厂青年演员 孙淳扮演 。

（ 李 军　杨 欣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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